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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纵横

热点评谭

■ 程诚

八仙过海，再显神通。
今年夏天，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导演

名不见经传，也没有流量明星加盟，靠着小范
围点映的口碑，票房取得了好成绩。首日破
亿，评分冲到暑期档前列。

2015 年，《大圣归来》喊出“国漫复兴”；
2019年至2025年，两部《哪吒》累计斩获两百多
亿元票房，《魔童闹海》更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
四。《白蛇》《姜子牙》《杨戬》也接连上映……在
AI 视频和微短剧不断争抢注意力的今天，影
视公司为什么依然愿意把真金白银投向中国
神话？

一
最直接的原因，是技术终于追上了想象。
神话天生属于视觉奇观。CG动画、3D制

作、数字虚拟技术、AI渲染不断突破，让那些曾
经只能停留在文字里的奇景，一点点落到银幕
之上。

回头看，《大圣归来》的三维制作还带着几
分探索意味，《魔童闹海》已经借助毛发系统和
动态渲染引擎，把人物与场景推向新的高度；

《八仙！》则从容铺开蓬莱仙山、巨鳌驮岛、云海
仙府。东方美学不再靠观众“脑补”，而是实打

实地摆到了眼前。
技术之外，还有中国电影工业对本土宇宙

的期待。
好莱坞拥有漫威、DC，以超级英雄构建起

庞大的电影宇宙。超人、蝙蝠侠、蜘蛛侠，一个
个角色不断延展，通过续集、外传、剧集彼此连
接，持续释放IP价值。

中国神话拥有令人羡慕的优势。封神、西
游、八仙等故事属于公共文化资源，不需要高
昂的版权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们早已走进一
代代人的童年。

事实上，对神话世界的探索，几乎伴随着
中国电影工业一路成长。早在上世纪初，中
国电影人就拍摄了许多神话题材影视作品，
比如1913年的《庄子试妻》，1926年的《义妖白
蛇传》，1927年的《盘丝洞》等。

今天的创作，不过是在新的电影工业体系
下，继续探索本土电影宇宙的道路。

二
技术进步、资本需求，可以解释神话为什

么越来越受欢迎。但为什么总是这些故事，一
拍再拍、常拍常新？

答案还藏在中国神话的自身特点里。
1929年，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ABC》

中提出，中国神话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历史

化”。那些原本充满神性的形象，在漫长流传
中不断被后世文人改写、补充、重塑，神性渐渐
淡去，人性却越来越丰满，不同版本层层累积，
形成今天丰富而开放的面貌。

不同故事彼此传抄、互相借用，人物可以
串场，情节也能生发。今天还在《封神演义》里
降妖伏魔，明天便能走进《西游记》助力取经；
原本立起来的人物，也会被后来的戏曲、话本、
小说重新请出来，安放进另一段传奇。

《大话西游》让孙悟空谈爱情，一度被认
为颠覆经典，如今却成为华语电影经典；《宝
莲灯》围绕沉香、二郎神重新组织神话人物
关系；《大圣归来》赋予孙悟空新的成长弧
光；《哪吒》则把“魔丸”设定融入现代人的身
份焦虑……

这些作品彼此风格迥异，却都没有脱离中
国神话传统，因为中国神话最大的特点，本就
是开放、包容，能够不断容纳新的时代经验。

正因如此，中国神话始终留有不断续写的
可能。

三
八仙的故事，本身就是不断生长的。
唐宋时期，张果老、吕洞宾等人各自流传；

到了金元杂剧，散仙们才渐渐被请到同一台
戏里。八仙的人选也并非一开始就定下，徐

神翁曾列其中，后来又悄然退出；直到明代吴
元泰写成《东游记》，八仙的名单才渐渐稳定
下来。

哪吒也是如此。析骨还父、莲花重生这些
今天耳熟能详的情节，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创
造，而是在漫长岁月中不断嫁接、层累形成。

孙悟空从大闹天宫时桀骜不驯，到历经九
九八十一难成为斗战胜佛；哪吒面对的，不只
是妖魔，还有别人贴在自己身上的“魔丸”标
签；八仙也不是生来便是神仙，他们曾是市井
里的普通人，有人落魄，有人失意，有人潦倒，
最终靠着自己的选择成了神仙……

每一个神话故事，依然在讲着每一个普通
人的生命经验。今天的电影人虽然为传统神
话故事注入新的价值，却始终没有离开这条精
神主线。

从这个角度看，把神话搬上银幕，当然是
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不过，并非简单地把
老故事重新讲一遍，而是在新的时代回应新的
问题。

每一代人都可以重新讲述神话，也都会在
讲述中，为它烙上一笔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

电影终究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技术可以
托举奇观，市场能够催生IP，但真正让观众记
住的，始终是照见现实、照见人心的好故事。

中国神话缘何屡创大银幕“神话”

■ 倪讴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一条
短视频：一叶竹筏浮在翡翠般的水面上，倒影清晰得仿
佛悬空。

视频拍摄者是安徽池州摄影师饶颐，他将这部作品
命名为“天潭”。至此，饶颐的“天字系列”三部作品完成

“大满贯”。
“天路”取景池州贵池平天湖，2024年获时任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推介，海外全网播放量破亿；“天河”取景青阳九
子岩七布泉，2026年3月获毛宁推介，全网阅读量超2000万
次；“天潭”取景石台牯牛降龙门潭，再获毛宁向全球推介。

三部作品跨越三地，用镜头把李白、柳宗元的诗句重
新“打捞”成可视的地理坐标。摄影师的匠心独具，让全世
界看见了池州之美，这无疑是这座山水之城的高光时刻。

但传播“破圈”之外，社交媒体上也有一些不同声音：
视频里是“天上人间”，现场看到的是寻常景致，视频呈现
与日常体验之间为何有落差？还有游客遗憾表示：跟着

“天路”视频去打卡，到了才发现要等风停、等光对、等云
散，我只有半天时间，拍出来的照片和宣传片没法比。

这些声音并不唐突。爆款视频带来的“奇观”想象，
与普通游客亲身体验之间的落差，值得被认真对待；更重
要的是，靠摄影师个人产出爆款产品、外交部发言人转发
推介的打法，其流量能一直持续吗？

换句话说，“天路”“天河”“天潭”火了，给池州带来更
多文旅“入场券”，但“入场券”如何变成“成绩单”？

先说落差感。
必须看到，“天路”“天河”“天潭”不是凭空冒出来

的。2025年，池州8条河流10个国考断面水质达到或优
于Ⅱ类比例100%，生态质量指数连续五年稳居一类。龙
门潭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Ⅰ类标准，水体含泥量近乎为
零，清澈通透是它的常态。

也得承认，某种程度上，摄影师和普通游客看到的，
不是同一片“玻璃水”。镜头捕捉的是特定天气、特定角
度、漫长等待下的“决定性瞬间”——“天潭”的翡翠色水
面，需要特定光照和超低风速；“天路”的倒影奇观，需要
无风天气和恰到好处的云层。

相比之下，普通游客按日常行程抵达，时间有限、耐
心有限，产生落差感在所难免。但这绝不是所谓“照骗”，
而是艺术凝练与现实景观之间的天然时差。事实上，这
些水域本身也经得起期待，摄影师做的，不过是让本就通
透的水，在某一瞬间被推到极致。

问题的关键，不是镜头有没有“照骗”，而是当一座城

市被镜头召唤时，有没有准备好承接这份期待。
池州之美毋庸置疑，但经由视觉奇观而抬升的游客

心理预期，需要更系统、更精细地承接。把“奇观打卡”变
成“深度体验”，将“屏幕惊艳”转化为“实地心动”，让游客
在不那么完美的天气里也能感到舒适和值得，还需下足

“绣花功夫”。
从“单兵作战”转向“创作矩阵”。摄影大咖的创作水

平堪称一流，但文旅宣传需培养多元化的创作者，产出各
具特色、适配不同人群的内容，这就需要建立常态化视觉
内容生产机制。

池州连续四年出台新媒体宣传奖励办法，拿出真金
白银激励社会各界人士成为“文旅推荐官”。今年，合肥、
上海等地的创作者自发拍摄平天湖“天空之镜”、石台山
间瀑布银河，获得现象级传播，池州文旅部门主动作为，
积极宣传奖励政策，邀请他们常来创作。创作者自发加
入、官方机制托举、市场正向反馈，形成了一条从“被看
见”到“被支持”的转化链条。

从“单点出圈”转向“全域出彩”。摄影作品再“亮瞎
人眼”，也只能成就“单点爆款”，而现在的文旅已经进入
全域旅游阶段。怎样让“天路”“天河”“天潭”不是各自为
战，而是串成池州的城市名片？

目前，平天湖隧道正在建设——这条全长7.209公里
的湖底隧道，预计2028年通车后，主城区、平天湖风景区与
九华山将连为一体，让游客从“过境游”转向“城区游”。九
子岩所在的青阳县也在推进东九华文旅综合体建设和索道
改扩建，县山联动、共建“大九华”的格局正在打开。

从“流量驱动”转向“留量生态”。摄影师的坚守、外
交官的“金口”，让山水之城的名片亮在屏幕上，而要让这
张名片亮在人心里，就要在景区服务、文旅业态上做好文
章，将“决定性瞬间”固化为“常态化精彩”。

在基础设施上补课——2025 年改造提升牯牛降、九
子岩等8个重点景区；东九华文旅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
布设多个“天河”观景平台，让游客抬头即可与“天河挂绿
水”的瀑布同框；平天湖区域增加饮水点、休息座椅等设
施，提升游客可停留性。

在文旅业态上做文章——推进平天湖滨湖休闲营
地、摩崖特色市集、莲花台9D梦幻沉浸式体验等项目，将
瞬间的视觉震撼，沉淀为深厚的文化认同与舒适的旅游
服务。当游客知道，即便“错过奇观”也能“赚到体验”，流
量才能真正沉淀为口碑。

池州被世界看见，是起点，不是终点。
从“被看见”变成“被抵达”，把“入场券”变成“成绩

单”，这，是山水之城必须答好的新考题。

这“天字系列”火了之后……

一场持续三年
的高考“连续剧”，
终于在2026年的夏
天落下帷幕。

38岁的清华毕
业生李龙，手握北大
医学部的录取通知
书，为自己执着的人
生选择画上了一个
阶段性的句号。

18 年前以 695
分踏入清华园，18
年后再度叩开燕园
之门，这本该是一
段 励 志 佳 话 。 然
而，舆论场中“是否
占用年轻人机会”
的质疑，却将这一
个人抉择推向了漩
涡中心。

质疑者的逻辑
看似朴素而有力。
清北名额是万千寒
窗青少年改变命运
的稀缺通道，若让

“过来人”折返跑，
岂非挤压了本该属
于青春的机会？

高等教育的选
拔逻辑，究竟是按
年龄“排队”，还是
按 能 力“ 择 优 ”？
李龙的回应简洁而
锋利：“假如我高
考时，有 30 多岁的
考生分数比我高，
我 只 会 觉 得 自 己
技不如人。”

这句话精准击
中了高考制度最核
心的公平内核，即
分数面前的平等。
无论你是 18 岁的
应届生，还是 38 岁
的“大叔”，在统一
的阅卷尺度和评分
标准面前，身份、财
富、过往履历通通
失 效 。 如 果 我 们
依 然 承 认 高 考 是
公正的通道，那么
这 条 通 道 理 应 向
所 有 符 合 报 考 条
件的公民敞开，而
非预设“年龄优先
通行权”。

也有人认为，把李龙的录取说成“挤占名
额”，实际上是将“机会”窄化为某一年龄段的

“私有财产”。机会是凭借竞争赢得的“可能
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大医学部录取李
龙，这不是“占用”，而是“赢得”，也是高考制
度严肃性的胜利——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更深一层看，公众情绪的微妙之处，在于
将“教育公平”简单等同于“结果均等”，却忽
略了教育更深广的社会价值。大学之“大”，
不只在于为年少者提供阶梯，更在于涵养终
身学习者，包容多元人生路径。

李龙说，前 37 年真正有成就感的事不
多，后半生愿在热爱的医学领域做有意义的
事。这种历经世事浮沉后对初心的回归，这
种不为生计、不为流量，只为内心召唤的纯
粹奔赴，恰似一泓清流。一个鼓励终身学
习、尊重个体选择的教育生态，其韧性与活
力，远比一条只允许“一次性冲刺”的赛道要
强健得多。

当然，我们也需直面公众潜在的担忧。
如果大量社会人士反复参考、长期“霸榜”，是
否会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与应届生心态？这确
实需要制度层面的精细化设计，譬如对非应
届生招生比例的适度引导、对报考动机的合
理甄别……但就李龙个案而言，他以三年时
光证明了一件“能做到的事”，用三年坚持去
交换一张“入场券”，这桩“交易”是否值得，个
体自有权衡，旁人不必过虑。

真正成熟的教育评价体系，应当容纳“18
岁的冲刺”，也应当尊重“38岁的战斗”。当我
们为一个大龄考生的录取而愤愤不平时，或
许潜意识里仍将大学视为“青春的特权”，而
忘了知识追求本应贯穿生命的全周期。

李龙的故事，最终不是一场“占用”与“被
占用”的零和游戏，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
们对教育公平、人生价值与年龄偏见的固有
认知。

与其在焦虑中守护一个静态的“公平幻
象”，不如在开放中拥抱一个动态的“机会生
态”——每一个凭借努力与实力抵达彼岸的
人，都配得上掌声，无论他年方几何，归来是
否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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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巢湖之滨，2025 年度“中
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揭晓。从 312 项
申报中遴选出31部作品和10位新人，这
是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推出的第 12
届榜单。

上榜作品在网文汪洋中不过是沧海
一粟，但它背后折射的趋势，却值得细品。

一
1998年，中国台湾青年蔡智恒在BBS

上敲下《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同年，安妮
宝贝开始在“榕树下”书写都市寓言。那
一年，没人能预见，这两簇微弱的火苗将
点燃一场持续二十余年的文学之焰。

这些年，我们从《悟空传》的反叛读
到《诛仙》的瑰丽，我们乐见《明朝那些事
儿》霸榜图书榜，再将影视化作品《步步
惊心》《琅琊榜》《甄嬛传》《庆余年》“盘出
包浆”。

这些年，网文出海，海外用户访问量
超10亿人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影视剧并
称“世界当代四大文化现象”。

从“被窝文学”到“新大众文艺”，从
“社区小众”到“跨越山海的世界语言”，网
络托起了文学，文学获得了新生。

回头看，这条“生长线”上写满的不仅
是类型文学的迭代，更是无数普通人追逐
文学梦的倔强。网文作者中，有工人、农
民、学生、医生，有菜场卖菜的陈慧，有送
外卖的王计兵，他们都曾仰望星空。

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想讲故事的人，这
大概是网络文学最动人的地方。

二
今年的影响力榜，透露出不少值得咀

嚼的信息。
网络小说榜上，《剑来》《志怪书》延续

古典文脉，寄寓道义情怀；《逐日而生》《明
日绿洲》则用科幻连接现实，展现文明关

怀。传统与未来，在此达成某种平衡。
其中，《蓄意逐风》的获奖评语是“以带有鲜明网络气息的‘玩梗’，

探索以语言驱动叙事的新路径”。这意味着官方评价体系开始正视网
文的“网感”本身，而不是一味要求它向传统文学靠拢。

先承认差异，再来谈价值，这比“网文需要文学化改造”的空洞说
教，更务实、更现实。

海外传播榜上，《国色芳华》《长月烬明》等作品以“深湛的东方美
学”“浓郁的非遗元素”惊艳海外。大英图书馆入藏中国网文原作、海
外营收突破80亿元。

数据令人振奋，但“走出去”和“走进去”之间，仍有很长的一段路。
在“网文作家老龄化”“新人难出头”的议论声中，新人榜的十位作

家全部在30岁以下。这至少说明，后浪依然有奔涌的空间。
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场，安徽籍作家表现亮眼，“江淮三子”也在文学

现场。亳州籍作家榴弹怕水的《黜龙》、阜阳籍作家存叶的《逐日而生》
登上网络小说榜，淮南籍作家伊北的《六姊妹》登上IP影响榜。

历史架空、科幻现实、家庭年代，勾勒出当下网文创作的三个主要
维度。三代同堂，也是安徽网文梯队的一个缩影。

三
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然“C 位出道”，但“出道”不意味着“定

型”。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3269.4万人，作品总
量超4583.7万部。如此庞大的体量下，如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
跃升”，是整个行业的必答题。

今年的榜单或许提供了一种方向。比如，现实题材深耕、幻想题
材突破、精品化IP开发、全球化传播等。但不可忽视的是，评价体系的
分歧依然存在。

在IP影响榜上，《盛夏芬德拉》《一品布衣》等微短剧改编作品，以
精品化制作获得“国民级出圈”。但这也抛出一个追问：当一部网文的
终点被预设为“30集微短剧”，它的文学性会不会被人为稀释？

作协榜单关注“该读什么”，商业平台反映“流行什么”，两者之间有时
交集有限。有张力未必是坏事，各司其职本身就是行业成熟的标志。与
其争论具体作品的文学属性几何，不如以包容的心态给予其成长空间。

网络文学叙事里，裹藏着无数网文作者追逐文学梦的细微故事。
从1998年的BBS到2026年的合肥，28年间，网络文学把“讲故事”这件
事，从书斋拉进了广场，从精英拉回了大众。它不完美，有套路、有烂
尾、有流水线式的生产，但它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特质：对“讲一个
好故事”的朴素热情，以及对普通人文学梦的包容。

这种包容，或许才是网文最不该丢掉的底色。
千百年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在今天，凡有屏幕处，

总有网文香。就像某个深夜，一个外卖员在送完最后一单后打开手
机，开始敲打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句子。

那一刻，网络文学最初的微光，开始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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